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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与这张报纸的缘份，始于 1976年。
那时，我在中国遥远的西部，柴达木盆地的核

心区域———锡铁山下当兵， 部队承担的施工任务是
打青藏铁路锡铁山一号隧道。气候恶劣，条件艰苦，任
务繁重。一天的劳累之后，战士们仍然有昂扬的斗志，
满腔的豪情，投入到学习和训练之中。

当时，“四人帮”尚未粉碎，整个时代处在文化
的沙漠之中，一个班只有两份报纸，一份是《解放
军报》，另一份是《铁道兵》报。 我所在的铁道兵第七
师三十三团十七连十班，共有 12名战士，除我是高
中毕业生外，其余基本是小学毕业。 文化的优势，决
定了我对两份报纸占有的权利。 早晨出操之后，还
不到吃饭的时间，我常常如饥似渴地读报；中午下
班后，利用点滴的时间，仍然是读报。 夜晚，待战友
们休息后，我便躲到与帐篷隔壁的包裹房里，伴着
一盏青灯，冒着蚊叮虫咬，写下一天读报的体会。

现在看来，那时发表在《铁道兵》报上的文章未必
就好；若从新闻专业的角度看，一些文章未必就是新
闻。但是，它给我的青春注入了力量，为我的理想设定
了目标，为我的人生指出了航向。

当然，作为基层连队的新兵，又身居万里长天
之外的荒原，我还不知道《铁道兵》报的年龄几何？
后来， 当我成为这个报社一名年轻的编辑方才清
楚，我和这张报纸第一次见面，且一见钟情，并爱
得死去活来时，我刚 19 岁，《铁道兵》报才 28 岁。
它还是一位朝气蓬勃的青年。

弹指一挥间，32个冬去春来，时光的骏马已将
它载到 60 岁的里程碑下。 我也从锡铁山下，一个
每日读报的新兵，成为这张报纸的总编辑。 这时，
已年届“天命”之年的我，突然悟到：一个甲子已经
过去了，今秋，我们为之奉献了青春，倾注了心血，
燃烧了激情的《铁道兵》报、《中国铁道建筑报》，将
迎来了它的六十大寿。

一张报纸，走过 60年不易啊。 它如同一棵参天
大树，一字字一行行编排成它岁月的年轮，编辑、记
者和广大通讯员用心血， 一滴一滴地浇灌着它，滋
润它成长。 面对这张新闻纸，面对这棵常青树，不是
我一个人，而是一代人，不！ 或者说是几代人有多少
话要说啊！ 因此，我们决定，为这张报纸写一部简
史。总结 60年来，其道路如何走过？事业怎样开拓？
它为中国铁建这支英雄的队伍做出怎样默默而慷
慨的奉献？ 我想，这一切应该是载之史册、与日月长
存的；应该放在历史的天平上，给予充分评价的。

可是，当我面对这部长达 40 万字报史的样稿
时，对其序文我竟迟迟不敢动笔了。 报纸 60年，时
空大世界，文字汪洋海，回头一看，不免有“人远天
涯近”的苍茫之感。 今之视昔，亦犹岸边观海，前辈
报人我不曾相识， 但从文字里留下的那一行行艰
辛跋涉的足迹看，他们无疑为后人识途而行，继续
前进，竖起指路的旗帜。 如今，由我这样的晚辈，点
评 60 年风雨沧桑，谈论前辈的办报勋绩，不仅眼
光近视、笔力不足，实在是人微言轻！ 人微言轻啊！

但是，对《中国铁道建筑报》的这部专史来说，我
又不得不写下自己的一点感想。 在中国铁建这支队伍
里，和我同龄，或比我稍大、或比我略小的数千名为报纸
供稿的通讯员，无一不是在这张报纸的培养下成长进
步的。 这张报纸，是无数新闻学子和文学青年事业的摇
篮，起跳的基石，圆梦的圣地。 鉴于此，我又产生几分神
圣感和责任感， 理当代表我的同行和有我同样经历的
人，在《中国铁道建筑报》六十大寿的盛宴上说几句话。

二 2006 年金秋，与我共事 9 年的老大哥、老搭
档吴志义先生退休了。 他不仅和我共事 9

年，而且我们俩还是《中国铁道建筑报》从创刊至
今的第九任领导。 我平时戏称他为“老九”。

吴志义说，他到报社 9 年只干了一件事：就是
办报。

我说：9年你干一件事，但你干得还不够彻底。
《中国铁道建筑报》再过两年，就是 60 岁了，我们
应该出一部报史，把 60 年报纸走过的风雨历程记
录下来。 写不出报史来，等于你的事业半途而废。
“老九”你不能走。

他当即答应，将撰写报史的任务接下来，并请
来 1984 年兵改工后续任本报的第一任副社长陈
远谋一起撰写。 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吴志义退
休的第二天，就是这部报史巨大工程的启动之日。

《中国铁道建筑报》揭幕于解放战争的炮火之
中。 1948年 10月到 1949年 10月，是这张报纸创基
立业的重要时期，它和解放大军呼啸南下，铁路修
到哪里，哪里就有报纸。 它是战火中的一只蝴蝶，为
人民的解放事业翩翩起舞。 时过境迁，当年如火如
荼的景象，早已笙歌销歇，灯火阑珊，显得影影绰绰
了。为这一阶段的起伏变迁作鸟瞰回顾很不容易。再
后，从 1949年到 1953年，即《铁道兵》报之前的这段
历史，在报社工作过的不少同志，因为年轻，了解不
多，甚至孤陋寡闻。可是陈远谋、吴志义两位先生发愤
搜遗辑逸，广泛收罗，意在与时间的啃啮相吻合，既
可供读者浏览检阅，又便于史家寻踪追迹。 当此史
业维艰之时，他们为《中国铁道建筑报》报史的问
世，无私的付出，无疑是一种令人鼓舞的豪举。

报史，是一种专史；专史也是历史。 说到历史，似乎
是一个尽人皆知，谁都会用的概念。 比如我们会说：“自
己的历史要靠自己书写”；或者说“写下了历史的新篇
章”、“这已经成为历史”等等。但如果追问一句：“历史是
什么？ ”恐怕就不那么容易回答了。

汉代许慎所著的《说文解字》说：“历，过也，传
也。 ”“过”是指空间的移动，“传”是指时间的移动。
《说文解字》又说：“史，记事者也，从又持中。 中，正
也。 ”过去，“历史”一词的含义，仅仅是指对过去事

实的记载。 开始是一种独立的记事手段，以后发展
成为一门科学。

过去的事实都可能是历史， 但能不能真正成为
历史，还要取决于后人如何记录。从这个角度讲，我们
今天所看到的一切历史，并非是历史的全部，它仅仅
是被人记录下来的那一部分。 既然是人所记录的，就
不可避免地受记录本人的思想感情、 方法手段的影
响。 历史事实没有改变，但是记录的人变了，记录的
观念变了，记录的手段变了，历史的重心就自然会发
生变化和转移。 即便是以上的一切因素全部排除，过
去的一切事实都成为历史也是绝对不可能的。 任何
优秀的历史学家，他都不可能记录下他所见所闻所
经所历的全部。 所以，历史之“全”是相对的，像那些
早已埋入黄土之下， 又不见典籍的千千万万个无名
人士的历史，恐怕永远也不可能进入我们研究的视野
了。说到底，历史不仅是指过去的事实本身，更是指人
们对过去事实的有意识、有选择的记录。 陈远谋和吴
志义两位先生披肝沥胆，用两年时间的辛勤耕耘写出
的这部报史，充分印证了这一点。

三 《走过六十年·中国铁道建筑报报史》 的杀青问
世，是中国新闻史研究领域的又一项值得注意的

新成果，是值得中国新闻史研究工作者欢迎的大喜事。
当然，更是对走过 60年征程，又向新的征途继续长征
的《中国铁道建筑报》献上的一份厚礼。

仔细阅读这部报史， 我以为有许多值得重视
的地方。

第一， 它是当代中国产业新闻史上报龄最长
的一家报纸。 它的身份和其他产业报纸不同，也和
铁路系统内的其他企业报不同。 它是既穿过“军
装”，又穿过“工装”的报纸；它经历过战争，它穿越
过炮火。 它是一位有资格“离休”，但决不“离休”的
“老战士”， 依然越来越年轻地搏战在新闻的战线
上。 它“当过兵”，经历了 35年战争和建设的风雨。
转业后穿起“工装”后，它依然以军人的步伐前进。
在它版面的字里行间里， 流淌着军人和工人的血
液，这血液永远是红色的，永远是新鲜的，永远是饱
含氧气和充满力量的。

第二，如果把出国都视为“留洋”的话，这张报纸
是留过“洋”的报纸。 抗美援朝战争打起来之后，它有
“三头六臂”的本领，它有“分身术”的绝技，既在中国
的土地上办报，又在朝鲜冰天雪地的战壕坑道中办
报。 细查中国新闻史，一张报纸同时在两个国度里办报
的，唯此一家。它的出国，不是享清福，而是参加战争、保
家卫国。 在朝鲜三千里江山上，在炮火连天下，这张报
纸如同飘扬的战旗，在阵地间传递，鼓舞铁道兵战士
抢修铁路，保证战争道路的畅通。 如果说铁道兵在朝
鲜战场上曾修建了“打不断、炸不烂”的钢铁运输线的
话，那么，功勋章上应该有这张报纸的一份贡献。

第三， 这张报纸是一张被鲜血染红的报纸。
1951年 3 月 1 日，本报编辑张健、印刷厂副厂长杨
健坡、工人周锡恩、沈新、张铁城等 5位同志牺牲在
朝鲜战场上。 在朝鲜出版的第一期《人民铁军》报，
是用红色油墨印刷的， 它象征着烈士们的鲜血，染
红了历史的一页。 再查，中国产业报新闻史，作为产
业报新闻工作者牺牲在战场上的， 唯有这张报纸。
我们虽有血和泪的悲痛， 但也是历史赋予的光荣。
不言而喻，前辈报人在那里怎样爬雪卧冰，怎样风餐
露宿，怎样饱经忧患，足以让我们去想象、去歌颂的
了。 他们于枪林弹雨下，生死未卜中，煮字烹文，编采
新闻，或以热血讴歌，或以愤怒斥敌，为一张战地报纸
的崛起作了“血泪的培壅”。 有人说，新闻是用脚写成
的，但对于《中国铁道建筑报》初创之期，仅仅用脚来
写新闻是远远不够的。 对于前辈报人来说，生命是他
们手中之笔，热血是他们笔下之墨。 他们和血泊中站
起的新中国气血是相通的，命脉是一致的。 前辈报人
的文墨生涯不仅可出入经史，更兼战火风光，冰雪精
神，慧眼、文采独具，若和当代其他产业报纸相衡，那
一笔血染的风采，俨然呈现出一种壮士精神的气象。

第四，这张报纸从诞生那一天起，备受党和军队
领导人的关注。 毛泽东主席先后为它题写了《铁军
报》、《铁道兵》的报头；朱德总司令为它题写了《人民
铁军》的报头；滕代远、王震、吕正操、李寿轩、崔田民、
宋维栻、吴克华、陈再道、旷伏兆等一代领导和开国将
军，都为这张报纸的成长和发展倾注了心血。

第五，它不仅是一部报史，同时，也是一部铁道
兵和中国铁建这支队伍的成长史和发展史。全书摒弃
了以人作线的写史方法，而是以新闻作引领，将读者的
目光，导入铁路建设的火热工地。以新闻再现工程，以工
程表现队伍。这样，使得报史的内涵和外延无限地扩大
了。它不是几代报人的一报之史，而是一支队伍的报道之
史。它再现的不是报人之“小我”，而是中国铁建这支队伍
所处的时代，和这个时代中的中国铁建之“大我”。

梁启超在他的《新史学》中曾说过这样的话：“史
学者，学问之最博大而最切要者也，国民之明镜也，爱
国之源泉也。 ”现在看来，这部报史，起码起到了“明
镜”的功能。 人们读它，会知道这张报纸报道了什么？
铁道兵干了些什么？ 中国铁建干了些什么？《中国铁
道建筑报》是中国铁建的形象窗口，而这部报史，更
是中国铁建历史的“回视镜”，读者从中自然会掂量
出中国铁建不可小视的历史价值。

从这部报史的写作方法看，执笔的两位先生，显
然是依照《资治通鉴》的形式而成，即作史，要发挥“资
治”作用。 北宋元丰七年（1084）十一月，经过 19年的
奋斗，司马光和他的助手们终于完成了一部长达 345
卷的历史巨著，在呈报皇帝的表文中，司马光希望这
部书能使皇帝“鉴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嘉善矜
恶，取是舍非，足以懋稽古之盛德，跻无前之至治，俾
四海群生，咸蒙其福”。历史可能没达到司马光的主观
愿望，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司马光写《资治通鉴》，

把历史的地位提高到了极点。
直到今天，我们依然重视《资治通鉴》一类的历史

著作，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它们给人们提供了历
史事实，而且明确地表达了作者对历史的看法和他所
总结的历史经验。可以古为今用，以史鉴今，后人从历
史中可以得到教益和营养。 这部报史，给读者就是提
供了这种教益和营养。

第六，从这部报史看，《中国铁道建筑报》的几代
报人，不仅铸造一座新闻的丰碑，同时，也让人看
到，中国铁建这支队伍中的新老“愚公”们，用创业的
巨手，在祖国的大地上绘就的那一幅“江山览胜图”。
中国铁路至今有 78000公里铁路运营线，其中 35000
公里，是由中国铁建建成的；中国的高速公路，中国的
高楼大厦，中国的机场码头，中国铁建到底建了多少，
那可能是个无法统计的天文数字了。

这部报史告诉人们，中国铁建推动了中国，并改
变着中国。中国的群山，因它而变得更加巍峨壮丽；中
国的江河，因它而变得更加奔腾欢歌。 这部报史告诉
人们，《中国铁道建筑报》的几代报人，是为中国铁建
这支队伍立传的人，他们用最大的功力打进生活，又用
最大的勇气打进文字铸成的青史； 而中国铁建这支队
伍则是为祖国山水立传的人， 他们用最大的功力打进
山水，然后，再牵着钢铁彩虹穿越山水，装点江山。 长年
累月“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的河山生
活，终于让闭塞的国土走出山重水复，步入柳暗花明。

也许，有人对区区一张报纸看不起，瞧不上。 但
是，当历史的帷幕遮挡了走过的道路之后，中国铁建
留给历史的，大概只有三种东西：一是与青山相挽、江
河共存的工程；一是留在老百姓心中和口上的中国铁
建的美名；一是《中国铁道建筑报》这一张报纸。 其余
的一切，可能会隐入历史的深处，继而被人们忘却。

第七， 它积聚了一批有影响的新闻工作者，培
养了一批党的宣传干部。 这张报纸最初的编委何
伟，后来曾任周恩来总理办公室秘书；另一位编委
李尔重，曾任湖北省和河北省要职，并出版著名长篇
小说《新战争与和平》；有一批新闻工作者走上军、师
领导岗位和中央媒体、省部媒体的领导岗位。像《经济
日报》副总编辑罗开富，在中国新闻界都就享有很高
的声望；如本报驻中铁十二局集团记者站站长江耀
明，也名列“全国优秀新闻工作者”之中。

还要看到，这张报纸对于中国铁建来说，是一
个没有院墙的“黄埔军校”，这支队伍中的绝大多
数宣传干部，都受过这张报纸阳光的临照，雨露的
滋润。 有的终生从事党的新闻宣传工作，有的走上
了更高一层的领导岗位。

第八，这张报纸发表了大批新闻精品。 推出的英
雄典型人物， 如杨连第成为当代中国的一代楷模，名
垂于中朝人民的青史之册。 报纸所发表的七篇作品，曾
荣获中国新闻的最高质量奖———中国新闻奖。 这对一
个国有企业的报纸来说，在全国是独一无二的；在中国
产业报中也属罕见。 许多新闻作品被编入名牌大学
的新闻教材，有的入选高中的语文课本。 另外有近 20
篇新闻作品被评为中国产业报协会新闻一等奖；近
40篇新闻作品被评为中国铁路新闻一等奖。 它对中
国新闻事业的贡献，将被读者所称道，被历史所肯定。

第九，它积累了丰富的办报经验，在报纸的编
辑工作上，报纸的评论、消息、通讯、新闻标题，编
排式样、版面语言，都形成自己的特色和风格。 它
的副刊、专刊，专栏办得也很精彩，尤为读者所欢
迎，成为中国铁建人手中的经典。

我依稀记得，当年，我和吴志义走进《中国铁
道建筑报》时，提出一个目标设想，就是用 2 至 3
年的时间，把《中国铁道建筑报》打造成全路一流
的报纸。 就是这个并非高远的目标，被有位朋友认
为是“说大话”，是不可能的梦想。

但是，我们认为，中国铁建是一支由兵而来的兵
团方阵，《中国铁道建筑报》的新闻从业者，首先是战
士，然后才是报人。没有冲锋陷阵的豪气，没有抢占山
头的勇气，没有把红旗插上高地的志气，他就不够格
做这样一个媒体的记者。全路几十家报纸，从报龄而论，
它们都小于《中国铁道建筑报》；从时域、地域、领域的
优势而论，它们也不及《中国铁道建筑报》。 我们既然
有这样的优势，为什么不应有争做一流的雄心呢？

《中国铁道建筑报》的争创一流，其实就是中国铁
建誓做建筑业排头兵大目标的组成部分，是总体战略
的量化分解。 只有若干个小的“一流”汇集起来，最后
才有中国铁建宏观的一流企业。经过 10年的奋斗，我
们可以自豪地说，我们实现了这个目标。真的，现在我
们从内心非常感谢那位朋友，他从另一面，给了我们
“争口气”的勇气，给了我们必争一流的信心。

以上是我读报史样稿的一点感想。 写到这里，作
为《中国铁道建筑报》在职的新闻从业者，从内心深处
真的对我的老领导陈远谋先生、对我的老大哥吴志义
先生，产生一种深深的敬意。为写这部报史，他们精心
经营、钩沉辑逸，补缺拾遗，将残断的历史碎片集腋成
裘，蔚为大观，手制的卡片索引，分门别类，井然有序。
他们不作高谈阔论，摈绝豪言壮语，只是切切实实，以
史纪事，孜孜不倦，锲而不舍，以有涯之生，追无涯之
业。 报史撰写的两年中，可用“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
消得人憔悴”来形容他们的状态。

他们在撰写的过程中注意到了时间序。 因为
历史本身是一个时间的序列， 根据时间的序列就
可以将历史划分成不同的类型。 同时，他们也注意
到了空间序列。 因为历史的序列是根据空间来划
分的。 时间和空间，是历史的两个最重要的元素。
另外，他们还注意到了内容序列。 这里的内容，就
是指所记的事实。 总之， 两位先生在撰写的过程
中，态度是严谨的，实事求是的。 重视第一手资料
的研究，不是想当然凭印象说话，不人云亦云，力
求做到言必有证，字字有出处、有根据。 力图用辩

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对《中国铁道
建筑报》创刊 60 年来的历史进行剖析，不掩过，不
溢美，如实地评价其得失，现历史以本来面目。

四 撰写《中国铁道建筑报》报史的目的，无疑是
对过去 60 年作一个阶段性的总结， 但它的

更重要的意义则是为现实服务。苏东坡诗云：“横看
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
缘身在此山中。 ”因为人在山中，他的视野是有限的，
而且由于所处地位和观察角度的不同，得到的印象也
会不同，而且只能是一个局部，难免片面。 所以观察
一个大的事物，眼光不能只限于小范围内，需要有更
加广阔的视野，这就要保持一定的距离。理论上讲，距
离越远，视野越广。 对于已有 60年历史的《中国铁道
建筑报》来说也是如此。 保持一定的时间与空间的距
离，就可以摆脱功利的羁绊、政治的束缚和视野的局
限，从更广阔、深入的角度来观察和评价历史。因此，
看待历史，必须要有大眼光：从纵向看，应该有一个
历史发展的观念；从横向看，应该把小范围的历史放
在大范围中考察，将《中国铁道建筑报》的新闻史放
在中国新闻史的范围内来考察， 看看哪些做对了，
哪些做的不够；哪些事件的报道抓住了机遇，哪些
事件的报道失去了机遇；看看哪些事件应该成为精
品，因自己的调查不够和笔力不足，而没有成为精
品；哪些时候，因政治定力强，而没有走错路；哪些
因跟着风向走，而成为历史的一个污点。

我们尊重历史，不是为了倒拜在历史脚下，而
是为了总结以往，寻找差距，耕耘今天，面向未来。
具体说来，这部报史在为我们提供现实服务方面，
应该有以下数端：

其一，它将帮助我们更好地继承和发扬《中国
铁道建筑报》优良传统。 60年来，《中国铁道建筑报》为中
国铁建这支队伍的发展壮大，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作
了充分的舆论工作，报纸发表评论，传递信息，传播最新
的科学文化知识， 为当时的革命和进步的政治服务，具
有很好的传统。 几代报人，密切联系群众，深入生活，充当
党的耳目喉舌和反映广大建设者的声音的传统； 几代报
人，实事求是，讲事实，讲真话，讲道理，为人民鼓与呼，为
建设鼓与呼，与创业者一道栉风沐雨、四海为家的传统
等等。学习和研究《中国铁道建筑报》报史，可以帮助我们
继承和发扬这些好的传统，更好地改进今后的工作。

其二， 它将帮助我们更好地借鉴和参考历史上
的办报经验。 这张报纸，长期积累下来的办报经验是
十分丰富的。 总结和借鉴历史的经验，进一步研究新
闻规律和宣传规律以及宣传艺术，举一反三，可以使
我们把报纸办得更加生动、活泼，更加使人喜闻乐见。

其三， 它将帮助我们更好地向老一辈新闻工
作者学习。 关于老一辈新闻工作者的历史功绩，前
文我已略作表述。 在《中国铁道建筑报》这个纸介质
的传媒舞台上，曾经涌现出一大批优秀的新闻工作
者，他们应该是中国铁建这支队伍中优秀的党务工
作者，优秀的舆论工作者，进步的思想启蒙者，优秀
的灵魂工程师。 他们在这张报纸的发展史上有不少
的革新和创获。 评价他们的业绩，总结他们的经验，
不仅是报史的一项重要内容， 学习和研究他们，可
以帮助我们干好今天的工作，获取明日的辉煌。

其四，它将帮助我们丰富新闻专业的历史知识。每
一位从事新闻工作的同志，都应该有较多的历史知识，
但最重要的是要有关于自己报纸的历史知识。 不了解
自己的历史，就不能正确地认识自己。 不知道自己历史
的特殊性，就不可能把自己的历史放在整个历史时代、
整个世界体系中去权衡、去评判，那么，看待问题也必然
缺乏全球性的视野，必然缺乏融会贯通的气势。

对于新闻工作者来说，不但应该有较丰富的历
史知识， 还应该有较丰富的本专业的历史知识，既
了解这张报纸的现状， 也应熟知这张报纸的历史。
这样，才会知道新闻业务如何演变，消息、通讯、特
写、评论的新闻文体是怎么产生和发展的？ 各时期
的栏目设置和版面的安排有哪些异同等等。 司马迁
曾言：“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也是
这个道理。 不了解历史，就无法立足今天，更无力迈
向未来。 不探求天与人的关系，不理解过去和今天
的变迁，怎么能在报纸上发表自己独特的见解呢？

一位学者曾说过这样的话，历史可以分成三个
层面：研究层面、运用层面、哲学层面。 哲学层面是历
史的最高境界，认识历史和把握历史最难的阶段。 因
为从某种意义上说， 研究历史是许多人都可以做的，
区别只是在于研究水平的高低， 运用历史也是同样，
区别也只是在于运用是否得当，效果如何。 但是，历
史哲学，也就是真正从本质上、总体上认识历史的规律
和把握历史的过程，就不那么轻而易举能做到了。但是，
我们撰写报史的目的，其实质就在这里，告诉今人不仅
要把握历史，而且还要超越历史所具有的质量。 也只有
这样，历史才能够前进；也只有历史前进了，才能回答那
个最浅显和最深刻的道理：历史是人民创造的。我们《中
国铁道建筑报》的同仁们，创造了这个报纸前进的历史。

当将要结束这篇序文的时候， 低垂的夕阳已
隐入香山背后。 笔耕一天，我也着实有些劳累了。
这时，我抬头仰望书案的上方，看见一祯老人的图
片。他就是人民的记者穆青同志。那幅照片是他参观
《中国铁道建筑报》举办的《大路影展》时拍下的。他是
那样亲切慈祥，那样朴实深邃。 一看就是让人必须敬
重的形象。他是一位老者，但又是一位蓬勃的青春者，
他的目光，穿越悠远的记忆，正凝视远方。微微启开的
嘴唇，好似在对我说：“快把《中国铁道建筑报》的同志
集合起来，高举旗帜到铁路建设工地去。 ”

我回答得坚定有力：“是！ ”
2008年 3月 1日
草于京西斗室

扛 着 历 史 前 进
———《走过六十年·中国铁道建筑报报史》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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